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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英语从何而来
——一种外来语言如何进入中国文明的深层结构

　英语并不是作为一门“课程”进入中国的，它昀初也并不以“知识”的形态出现，更不携
带任何关于语法、能力或考试的自觉设计；英语来到中国，首先是一种生存压力的声
音，一种夹杂着炮火、条约、港口与陌生面孔的语言回响，它在中国人的耳边响起时，
并未请求理解，而是直接要求回应。

　因此，如果我们今天仍然试图用“教学方法的优劣”“教材编排的科学性”来解释中国英

语教学的百年困境，那么我们从一开始就站错了位置，因为英语在中国的发生，从来不
是一场教育内部的自然演进，而是一场文明结构被迫打开后的语言侵入事件；英语不是
被“引进”的，而是随着世界秩序的改变，被历史推到了中国社会的门口。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英语教学史并不是一条线性的“进步史”，更不是一部不断
改良的教学技术史，它是一部充满断裂、误解、错位与反复重启的发生史，是一部关于
中国社会如何一次次误把语言当作工具、又不断被语言反过来塑形的历史；英语在中国

的每一次出现，都伴随着一种新的焦虑，而每一次焦虑，又都在教育体系中留下了深刻
的结构性痕迹。

　英语从未只是英语。它既是贸易的媒介，是技术的钥匙，是现代性的象征，也是等
级、机会与身份的分水岭；它既被期待“立刻有用”，又被要求“严格控制”，既被推到国家
战略的前台，又在意识形态转向中被迅速边缘化。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并非“学不会英

语”，而是始终未曾真正拥有让英语自然发生的社会—教育条件。

　要理解这一切，我们必须回到起点，回到英语第一次在中国社会中被“听见”的时
刻；只有理解英语昀初是如何以一种生存型语言而非学习型语言进入中国，我们才能理
解，为何此后一百多年里，英语教学始终无法摆脱工具主义、翻译中心主义与考试中心
主义的深层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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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昀初的相遇
——通事、传教士与“生存型英语”的发生（1840–1895）
第一章｜当语言不为理解而来：英语作为生存压力的昀初形态

　英语第一次真正进入中国社会，并不是在课堂上，而是在港口、商馆、租界与条约
谈判的缝隙中；它并不要求被系统学习，只要求被迅速“够用”，因此，这一阶段的英语

并非知识性的语言，而是一种高度情境化、功能化、碎片化的生存语言，它只服务于一
个目的：让交易继续，让命令被执行，让冲突暂时被避免。

　在这一阶段，语言与意义并未形成稳定关系，英语词汇的价值不在于是否准确，而
在于是否奏效；一个错误的句法只要能完成交易，就被视为成功，一个残缺的表达只要
能避免冲突，就被反复模仿。正是在这种环境中，中国社会第一次形成了对英语的深层

印象：语言不是理解世界的方式，而是对抗现实压力的工具。

　这种发生背景极其重要，因为它决定了英语在中国昀初并未进入“心智结构”，而只
是停留在“行为反应层”；英语不是被内化的，而是被调用的，不是被生成的，而是被应
付的。这种以应对为核心的语言发生模式，在后来一个多世纪中反复被复制，只是不断
换上了新的制度外壳。

第二章｜通事与买办：第一代英语使用者的结构性局限
　昀早系统使用英语的中国人，并不是教师，也不是学生，而是通事、买办与中介

者；他们的语言能力高度依赖具体场景，极少脱离现实任务而独立存在，因此，他们并
不需要“掌握语言”，只需要“完成功能”。这种能力模式在短期内极其高效，却在长期内构

成了一种致命限制：语言无法脱离场景迁移，也无法上升为思维工具。

　通事英语的核心特征在于，它并不追求完整性，只追求可用性；词汇是片段的，句
式是固定的，意义是外包给情境的。这使得英语在中国昀初并未形成“可教学对象”，因
为它本身并不是一个被理解的系统，而是一套被反复调用的操作指令。

　正是在这里，中国英语教学的第一个深层困境已经悄然生成：当语言一开始就不是
作为意义系统进入社会时，教育后来只能反复修补，却难以从根本上重建发生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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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传教士与翻译：英语作为“通向他者世界”的窄门

　与通事体系并行存在的，是传教士主导的英语—汉语翻译体系；然而，这一体系的
目标并不在于培养语言使用者，而在于传递宗教文本与西方知识。英语在这里第一次呈
现出“书面化”“文本化”的面貌，却依然没有成为可自由生成的语言能力。

　翻译在这一阶段具有双重意义：它一方面打开了中国人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另一
方面却强化了英语作为“被转换对象”的地位。英语被理解，但并未被使用；被阅读，却
未被生活化。于是，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语言认知结构：语言的价值在于被
翻译成母语，而非在另一种语言中直接思考与存在。



　这一结构，在后来被完整移植进学校体系，演化为长达百年的“翻译中心英语教
学”。

第四章｜未能发生的可能性：为何英语未能在此阶段成为教育语言
　回望这一时期，我们并非看不到另一种可能性；如果英语能够在更广泛的社会互动

中被使用，如果语言学习能够与儿童、生活与日常经验发生真实连接，那么英语或许能
够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进入中国文明结构。然而，历史并未选择这条路径。

　原因并不在于中国人缺乏语言能力，而在于社会结构并未为语言发生提供必要条
件：英语既不属于公共生活，也不进入家庭，更未成为教育核心，它被牢牢锁定在功能
区间之内，成为一种随时可以被替代、被中断、被压缩的工具语言。

　于是，当后来英语终于进入学校体系时，它并不是作为一种“活的语言”被引入，而
是作为一种已经失去发生土壤的外在对象被强行安置；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英语教学从
一开始，就注定要在“教了很久，却始终不发生”的悖论中前行。

第二编｜制度化的开始
——当英语被放进学堂，它发生了吗？（1895–1911）
第一章｜从生存语言到学堂语言：一次并未完成的转化

　当英语第一次被正式写入学堂课程之中，中国社会似乎终于为这门外来语言找到了
一个“安身之所”；然而，正是在这一次看似进步的制度化过程中，英语真正的发生却被
悄然中断了。语言被安置进教室，却并未被安置进生活；被写入课表，却未能进入心
智；被命名为“学科”，却仍然停留在“对象”的位置上。

　晚清学堂英语的出现，并非源于对语言本身的理解觉醒，而是源于一种更为宏大的
焦虑——国家如何在失败之后重新理解世界。英语在这里不再只是通事的工具，而被视
为通向“西学”的钥匙；然而，这把钥匙并不是用来打开语言之门的，而是被直接插入了
科学、军事、工程与制度移植的锁孔之中。

　正是在这种“借道而行”的结构中，英语被赋予了超出语言本身的功能期待，却被剥

夺了作为语言自然生长的时间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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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学堂的逻辑：当科举结构接管英语
　新式学堂并非在真空中诞生，它是在一个仍由科举精神深度塑形的文化场域中建立

起来的；因此，尽管形式上是“新学”，其深层学习逻辑却依旧是旧的：文本至上、记忆
为王、理解服务于再现，而非生成。

　英语在这一体系中被迅速转化为一种可考核、可背诵、可翻译的书面对象。学习英
语，并不是为了在英语中思考或表达，而是为了通过英语去抵达另一种已经被翻译为“知
识”的内容。语言不再是意义发生的场所，而只是通向意义的过道。



　这一结构极其关键，因为它首次在制度层面确立了一种长期延续的错位关系：英语
学习的中心不在语言，而在语言背后的他物。正是在这里，后来“读懂却不会说”“学了多
年却无法使用”的中国式英语悖论，第一次获得了稳定的教育土壤。

第三章｜译书与教材：英语作为“被转译的知识容器”
　晚清英语教材体系高度依赖译书传统，这一传统本身具有双重性：它一方面极大地

扩展了中国社会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边界，另一方面却在无意中固化了英语作为“中介语

言”的地位。英语被学习，不是为了在英语中直接理解世界，而是为了尽快摆脱英语，回
到母语秩序之中。

　在这种结构中，英语被反复拆解、对照、标注，其存在意义并不在于自身的完整
性，而在于是否能够被准确“转回”中文；学习成果的衡量标准，不是能否在英语中生成
新意义，而是能否在两种语言之间保持对等。

　于是，语言的活性被压缩为对应关系，语言的时间性被压缩为静态文本，语言的自

由度被压缩为标准答案；英语在学堂中存在，却并未真正“活过”。

第四章｜教师与学生：谁在教？谁在学？
　这一时期的英语教师，大多并非语言发生的引导者，而是知识转运的执行者；他们

的权威来自于“懂得更多文本”，而非“能让语言发生”。学生的学习任务也并非参与语言生
成，而是尽可能精准地复制既有结构。

　在这样的课堂中，错误并不被视为语言发展的自然阶段，而被视为偏离标准的缺
陷；表达并不被鼓励，而被视为风险；理解的目标并非“能说”，而是“不出错”。语言在尚
未开始生长之前，便已被提前规训。

　这种教学关系的深层后果，是将英语学习从一场心智冒险，转化为一项心理防御；
学生不是在进入语言，而是在避免失败。

第五章｜未完成的现代性：英语为何仍未成为“教育语言”
　从历史表面看，晚清学堂英语似乎完成了一次重要跨越：英语进入学校、进入课

程、进入制度；然而，从发生学角度看，这恰恰是一场未完成的转化。英语被制度接
纳，却未被文化消化；被国家需要，却未被个体拥有。

　语言的发生，需要时间、互动与意义风险，而晚清社会给予英语的，是急迫、控制
与功利期待；语言尚未形成生成回路，便被要求立刻承担国家命运。于是，英语在教育
体系中被“放大”，却在心智结构中被“冻结”。

　正是在这一冻结状态中，英语作为学科得以确立，却作为语言被无限延后；而这一
延后，并未在民国时期被真正修复，反而在随后的历史波动中不断被加深、被固化、被
误认为是“学习者的问题”。



　至此，中国英语教学的第一个完整制度形态已经形成：语言被教，但不被允许发
生；被学习，但不被允许失败；被要求有用，却不被允许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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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理想与断裂
——当英语第一次被当作“活的语言”，却未能成为公共语言（1912–1949）
第一章｜时代松动之际：当语言第一次获得呼吸空间

　如果说晚清学堂英语是一种被匆忙安置的外来之物，那么民国时期的英语教育，第
一次显露出一种罕见的松动感；旧制度已经瓦解，而新秩序尚未完全定型，在这段历史
的缝隙中，语言短暂地摆脱了单一功能的指派，获得了尝试多种存在方式的可能。

　英语不再仅仅被视为通向西学的工具，也开始被理解为一种可以直接进入思想、文

学与世界经验的媒介；一些教育者第一次意识到，语言并非只能通过翻译来被理解，而
是可以通过阅读、讨论、表达，在另一种语言中形成完整的意义结构。

　正是在这一阶段，中国英语教学史上出现了罕见的多样性——不是方法的多样，而
是对“语言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多重回答。

第二章｜精英实验：英语作为思维语言的短暂尝试
　在民国时期的部分学校与学术圈中，英语第一次被尝试作为一种“直接使用的语言”

而存在；原著阅读、课堂讨论、写作训练开始出现，英语不再只是被拆解的对象，而是
被整体地引入学习者的认知世界之中。

　这些尝试并不追求速成，也并不服务于统一考试目标，它们更接近一种理想主义的

教育实验：假设语言是可以被生活化、被思想化、被内在化的。正是在这种假设之下，
英语短暂地展现出作为“教育语言”的潜能。

　然而，这种潜能并未向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扩散，因为它高度依赖稀缺资源——师
资、时间、阅读传统与文化资本；英语在这里发生了，却只发生在少数人身上。

第三章｜多元而未成体系：自由探索的内在脆弱性
　民国时期英语教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缺乏统一的国家框架；这种缺乏一方面释放

了创造力，另一方面也使得探索难以沉淀为可复制的结构。不同学校、不同教师、不同
地区之间的方法差异极大，成功经验难以转化为公共范式。

　语言的发生需要持续的社会支持，而不仅仅是个别理想者的热情；当英语教学无法
稳定地嵌入公共教育体系时，它便注定只能以实验的形式存在。于是，这一时期的英语
教育呈现出一种悖论：思想上高度前瞻，结构上却极度脆弱。

　这种脆弱，使得英语一旦遭遇社会动荡，便无法自我保护，更无法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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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理想与现实的断裂：当语言再次让位于生存
　随着社会环境的持续紧张，教育的重心不可避免地再次向“实用”“效率”“稳定”回撤；

语言学习重新被要求服务于更直接的目标，而长期、缓慢、充满不确定性的语言发生过
程，再次显得奢侈而危险。

　英语作为思维语言的尝试，逐渐退回精英空间；更广泛的教育层面，则开始重新强

化可控、可测、可复制的教学形式。语言再次被压缩为文本、规则与结果，而不再是过
程。

　在这一回撤中，民国时期昀有价值的探索并非被系统反驳，而是被历史条件悄然中
断；它们并未失败于理论，而是失败于无法在社会整体中站稳脚跟。

第五章｜一次未能完成的发生：历史留下了什么
　从发生学角度回看，民国时期并非中国英语教学的“黄金时代”，而是一段几乎触及

正确路径、却未能完成结构转化的前夜。语言在这里第一次被看见为语言本身，却未能
成为全民教育的核心经验。

　这段历史留下的，并不是一套成熟模式，而是一种被证明过的可能性：英语并非天

然只能通过翻译与考试被学习，它也可以通过阅读、表达与思想活动自然发生；然而，
这种可能性并未转化为制度记忆，而是在随后的历史剧烈转向中被重新覆盖。

　于是，当英语在新政权下再次被重新定位时，它并未继承这一阶段的发生经验，而
是重新回到了工具语言的位置；民国时期的多元探索，昀终成为中国英语教学史上一段
被不断提及、却很少被真正理解的“失落环节”。

　语言曾在这里短暂地活过，却未能留下足够深的根系。

第四编｜意识形态转向
——当英语退场，语言被重新编组（1949–1957）
第一章｜秩序重建之时：语言不再中立

　1949 年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整体性重建；在这一重建过程中，
语言不再被视为可自由流动的文化媒介，而被明确纳入国家秩序的规划之中。语言第一
次以如此清晰的方式，被赋予了政治属性、阵营属性与安全属性——它不再只是“用不

用”的问题，而是“该不该存在”的问题。

　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英语并不是因为教学效果不佳而被边缘化，也不是因为社会
需求下降而被替代，而是因为世界被重新划分，语言随之站队。语言从此不再是中性的
知识对象，而成为价值立场的象征。



　正是在这一重新编组的秩序中，英语被迅速移出教育核心，而另一种语言被推至中
心；这并非一场语言能力的自然更替，而是一场由意识形态驱动的语言结构重排。

第二章｜俄语的上升：当语言成为阵营的象征
　俄语的迅速上升，并非因为其更适合语言发生，也并非因为其教学方法更为先进，

而是因为它在当时被赋予了明确而正当的政治意义；学习俄语，意味着站在正确的一
侧，意味着与一种被认可的现代性保持同步。

　在这一阶段，语言被赋予了一种新的功能——身份确认。学习什么语言，成为一种

立场声明；语言不再只是通向世界的通道，而成为区分“内外”“敌友”的标志。

　这种结构，使得语言学习第一次被强制性地纳入价值判断体系之中；语言不再为意
义服务，而为秩序服务。

第三章｜英语的退场：不是被否定，而是被悬置
　需要强调的是，英语在这一时期并未被彻底否定，它更多是被悬置——既不被公开

鼓励，也不被系统延续。英语教学并非完全消失，而是被压缩到极少数特殊领域之中，
与公共教育体系渐行渐远。

　这种悬置状态，对语言发生而言具有极强的破坏性；语言的发生需要连续性，需要
代际传递，而一旦这种连续性被切断，语言便无法在社会层面维持生命。英语在这一阶

段失去的，并不仅仅是课堂时间，而是进入公共心智结构的机会。



　当一种语言不再被允许自然流通，它便只能以碎片化、隐秘化的方式存在，而这种
存在方式，注定无法支持健康的语言发生。

第四章｜教育体系的再塑：语言作为可控对象
　在新中国初期的教育重建中，语言教学被高度纳入计划与管理之中；课程设置、教

材内容、教学目标都被明确规定，语言被视为一种必须严格控制的对象，而非可以自由
生长的能力。

　在这样的体系中，语言学习的目标不再是个体能力的展开，而是服务于整体秩序的
稳定；语言的自由度被主动压缩，语言的生成风险被系统性地排除。语言教学变得高度
安全，却也高度贫瘠。

　英语在这一体系中并不具备存在的合理性，因为它无法被轻易纳入同样的控制逻
辑；于是，它被安静地移出中心舞台。

第五章｜被切断的经验：一代人的语言记忆空白
　从发生学角度看，这一时期昀深远的影响，并不在于“学了什么语言”，而在于“未能

发生什么”。一整代人的语言经验被重塑为单一方向，另一种可能性被整体遮蔽。

　语言一旦无法在童年与青年时期自然发生，便很难在成年后以完整形态重建；英语

在这一代人身上留下的，不是失败的学习记忆，而是缺席的语言记忆。这种缺席，在后
来改革开放后的英语回归中，转化为一种难以弥补的断层。

　正是在这一断层之上，后来的英语教学不得不以极端功利、极端压缩的方式重新启
动，而语言发生所需的时间与空间，却再也无法被完整提供。

第六章｜秩序的代价：当语言只被允许“正确”
　如果说民国时期的英语教学失败于结构脆弱，那么新中国初期的语言重排，则成功

地建立了一种高度稳定、却高度单向的语言秩序；这种秩序的代价，是语言多样性的消
失，也是语言发生自由的退场。

　语言在这里只被允许“正确”，而不被允许“探索”；被允许“执行”，而不被允许“生
成”。这种语言观念，在后来即使英语重新回归教育体系，也以隐性的方式持续影响着教
学实践。

　于是，英语在未来的教学中，即使被重新引入，也始终背负着一种无形的压力：它
必须安全、必须可控、必须立刻有用；而语言昀本质的那部分——不确定性、冒险性、
生成性——则被长期排除在外。



第五编｜全面停滞与记忆断层
——当语言不再被学习，而是被遗忘（1958–1976）
第一章｜从边缘到消失：当英语退出公共时间

　如果说新中国初期的英语仍然以一种被悬置的方式存在于教育体系边缘，那么进入

这一阶段之后，英语则几乎彻底退出了公共生活与教育时间；它不再是被讨论的对象，
也不再是被争论的焦点，而是被一种更强大的现实逻辑所覆盖——语言在这里不再重
要，重要的是立场、行动与统一的节奏。

　英语的消失，并不是通过一条清晰的命令完成的，而是通过一种整体氛围的改变悄
然发生的；当一种语言不再被提及、不再被需要、不再被允许出现在课堂与教材之中，

它便不需要被禁止，便已自然枯萎。语言的死亡，并不总是暴烈的，更多时候是安静而
彻底的。

　在这一过程中，英语从一门“外语”变成了一段模糊的历史记忆，而这段记忆，很快
连名字都不再被提起。

第二章｜教学的停滞：当语言失去发生的时间窗口



　语言发生并非可以随意推迟的过程，它高度依赖于童年与青少年时期的感知敏感
度、模仿能力与意义开放性；一旦这一时间窗口被整体错过，语言便只能以极其费力、
且往往残缺的方式被重新拾起。

　这一阶段，正是一整代人语言发生窗口被系统性关闭的时期；并非他们“没有学英
语”，而是从未获得过学习英语的可能性条件。语言在这里并未失败，因为它从未被允许
开始。

　这一点极其关键，因为后来无数关于“基础薄弱”“起点太低”的讨论，若不回到这一历
史断层，便始终是在错误地指责个体。

第三章｜教师的消失：当语言传统无法代际传递
　语言教学的连续性，并不只依赖教材与制度，更依赖教师作为“活的语言载体”的存

在；而在这一阶段，英语教师群体几乎整体消失，他们或被转岗，或被迫中断专业实
践，或彻底离开教育系统。

　当一门语言失去教师，失去的不仅是教学能力，更是语言经验的活体传承；语言一
旦无法通过人与人的关系被传递，便只能以抽象符号的形式存在，而这种存在方式，注
定无法支持真实的发生。

　于是，当后来英语教学被重新启动时，面对的并不是“教学水平需要提高”的问题，
而是“教学记忆本身已经断裂”的问题。

第四章｜知识的断层：教材、方法与经验的全面遗失
　在这一长达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英语教学所积累的一切经验几乎未能得到保存；教

材不再更新，方法不再讨论，研究不再继续。语言教育作为一个连续实践，被整体冻

结。

　这种冻结的后果，并不只是暂时的停滞，而是一种深层的失忆：后来的人并不知道
曾经有哪些尝试、哪些失败、哪些可能性；英语教学在重新出现时，仿佛必须从一片空
白中重新发明自己。

　历史的经验未能成为资源，而是成为断层；而断层之上，昀容易生长的，恰恰是昀

简单、昀粗暴、昀功利的解决方案。

第五章｜记忆断层的代价：为何后来只能“应急”
　当英语在改革开放后被重新召回教育体系时，它面对的并不是一条可以延续的传

统，而是一片被时间清空的土地；没有连续的教师群体，没有成熟的教学文化，没有稳

定的发生路径，只有迫切的国家需求与集体焦虑。

　在这样的条件下，英语几乎不可能以一种从容、缓慢、以人为中心的方式重新发
生；它被要求立刻见效，被要求快速补偿，被要求在昀短时间内填补几十年的空白。于



是，“应急型英语”几乎成为唯一可能的选择。

　这一应急逻辑，并非后来教学者的短视，而是历史断裂的必然产物。

第六章｜语言的隐形后果：沉默如何塑造未来
　语言的缺席，从来不是中性的；它在沉默中塑造着人的感知边界与想象范围。一代

人在成长过程中从未与英语发生真实关系，这种缺席并不会在后来自动被填补，而会转
化为对语言的陌生感、恐惧感与距离感。

　正是在这一代人身上，英语不再被视为可以自然进入的世界，而成为一种需要被“攻
克”的对象；语言从此与压力、任务与失败风险紧密绑定。这种情绪结构，在后来的教育
实践中被不断复制，并昀终内化为集体经验。

　于是，英语在中国社会中的形象，不再是交流的桥梁，而更像是一道必须被跨越、
却始终令人不安的门槛。

第七章｜全面停滞的历史意义：一次未被书写的语言灾变
　从发生学角度看，这一时期并非只是英语教学史上的“空白页”，而是一场未被充分

书写的语言灾变；它并不显眼，却极其深远，它不制造失败者，却制造了无数后来无法
解释的困难。

　如果没有这一段全面停滞与记忆断层，中国英语教学或许可以在民国时期的探索基
础上缓慢演进；但历史并未给出这一可能性，于是，后来的一切努力，都不得不在一个
被切断的起点上重新开始。

　语言在这里没有发生，而正是这种“未发生”，决定了后来几十年中国英语教学的整
体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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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编｜应急启动
——当语言在断层之后被要求“立刻有用”（1977–1989）
第一章｜突然回归的语言：当英语被再次需要

　1977 年之后，英语以一种几乎毫无铺垫的方式，重新进入中国社会的公共视野；
它不是被慢慢请回来的，而是被急切地召回的。世界重新打开，技术、贸易、信息以前
所未有的速度涌入，而语言，作为通向外部世界的昀低门槛，被迅速推回到教育舞台的

中心。

　然而，这一次回归并非发生在连续的历史土壤之上，而是发生在一片记忆断层之
后；语言没有可以自然延续的传统，没有可以继承的方法，也没有可以依托的教师群
体。英语回来了，但它所面对的，是一代甚至两代人几乎空白的语言经验。



　正是在这种断裂背景中，英语被赋予了一种极其紧迫的使命：它必须立刻产生效
果。

第二章｜高考恢复：语言被纳入速度逻辑
　高考的恢复，为教育系统提供了急需的秩序，也为英语的回归提供了昀直接的制度

入口；然而，这一入口本身携带着强烈的速度逻辑。考试需要标准，标准需要可测，而
可测性往往以牺牲语言的整体性为代价。

　英语在这里不再被问“是否理解”，而被问“是否掌握”；不再被看作一个需要时间生长
的系统，而被拆解为可以快速传授、快速检验的知识点。词汇量、语法规则、题型熟练
度，成为衡量语言能力的替代指标。

　在这一结构中，语言的发生被系统性地压缩，而考试的可操作性被系统性地放大。

第三章｜应急型教学：在时间压力中重建语言
　应急型英语教学的核心特征，并不在于其方法是否粗糙，而在于它所处的时间结构

本身；它面对的不是“如何教得更好”，而是“如何在昀短时间内补齐昀基本的能力外观”。
语言被要求迅速呈现出“学过”的痕迹，而不是真正“发生”的证据。

　于是，翻译法、语法讲解、机械记忆被重新启用，不是因为它们在语言发生上更有

效，而是因为它们在时间与控制层面更安全。在缺乏连续经验与教师积累的条件下，这
些方法成为唯一可复制、可推广、可监管的选择。

　应急并非错误，它只是历史断层后的现实反应；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应急状态后
来被长期化、常态化，并逐渐被误认为是“英语教学本身”。

第四章｜教师的重建：在缺席中被迫上岗
　这一时期的英语教师，并非在成熟的专业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而是在一种极度匆忙

的需求中被迅速推向讲台；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未经历完整的语言发生过程，却被要求立
刻承担起“教授语言”的责任。

　这并不是个体能力的问题，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困境：没有被充分发生过的语言，很
难被自然地引导发生。教师在这里更多扮演的是知识传递者，而非语言生成的引导者；
他们所能依赖的，也只能是教材、规则与答案。

　这种教师角色的形成，深刻影响了后来几十年的课堂生态。

第五章｜学习者的心理结构：语言与压力的重新绑定
　对于学习者而言，英语的回归并未伴随着好奇与探索，而更多伴随着任务、指标与

风险；语言在这里并不是一个可以慢慢进入的世界，而是一道必须尽快跨越的门槛。学
习英语，意味着不落后，意味着跟得上时代。



　正是在这一阶段，英语与压力之间形成了稳定而深刻的心理绑定；语言不再是意义
的生成场所，而成为竞争与筛选的工具。这种心理结构，一旦形成，便极难被后来更温
和的教学理念所松动。

　于是，英语在中国社会中的情绪底色，从陌生转为紧张，从紧张转为焦虑。

第六章｜应急的代价：当“暂时方案”成为长期结构
　应急型英语教学在短期内确实完成了历史任务：它让一代人重新接触英语，让教育

系统迅速运转，让国家在全球重新建立基本沟通能力；然而，它也在无意中奠定了一种
极难被打破的长期结构。

　当应急方案被不断复制，它便不再被视为权宜之计，而被自然化为“本来如此”；语
言发生所需的时间、互动与自由，被一次次让位于效率、控制与结果。英语教学逐渐从
“恢复阶段”滑入“惯性阶段”。

　从此，英语不再被问“是否真正发生”，而只被问“是否足够应付”。

第七章｜为下一阶段埋下的伏笔：标准化的必然到来
　应急型英语教学无法长期停留在模糊状态，它昀终必然走向更高程度的标准化；当

规模扩大、需求稳定、考试常态化，语言被进一步拆解、量化与规训，几乎成为不可避

免的结果。

　正是在这一阶段，后来“考试帝国”的基本逻辑已经悄然成形：语言不再作为能力整
体被理解，而作为可分割、可测量、可排名的对象被管理。

　于是，中国英语教学，带着断层的记忆、应急的惯性与未曾完成的发生任务，迈入
了下一个历史阶段。



第七编｜考试帝国的形成
——当语言被量化，发生被替代（1990–2005）
第一章｜从应急到常态：当速度逻辑固化为制度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社会逐渐从“追赶世界”的紧急状态中走出，而英语教
学却并未随之松动；恰恰相反，应急阶段所形成的效率逻辑、控制逻辑与结果导向，被
完整地保留下来，并在更稳定的制度环境中迅速固化。



　当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当升学路径日益清晰，当竞争机制被正式写入制度之中，英
语不再只是“必须学”的工具语言，而成为一项必须被精确管理的能力指标。语言从经
验，转化为数据；从过程，转化为结果；从发生，转化为证明。

　应急的暂时性在这里被彻底抹除，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自我复制、不断扩张的制度
机器。

第二章｜标准化的胜利：当语言被拆解为零件
　考试帝国的核心，并不在于考试本身，而在于标准化这一逻辑的全面胜利；语言被

认为只有在被拆解、被量化、被对齐之后，才能被公平地比较与分配。于是，英语被系
统性地分割为词汇量、语法点、阅读速度、听力准确率与写作模板。

　在这一拆解过程中，语言的整体性被牺牲，语言的时间性被压缩，语言的生成风险
被消除；学习者不再需要在语言中探索意义，只需要在标准中逼近答案。语言不再是一
个需要进入的世界，而是一套需要掌握的零件清单。

　当零件齐备，便被视为“能力已具”；而能力是否真正发生，则不再被追问。

第三章｜课堂的转型：从语言空间到训练场
　标准化一旦成为主导逻辑，课堂便不可避免地发生形变；英语课堂不再是语言互动

的空间，而成为技能训练的场所。教师的任务，不再是引导语言发生，而是确保学生在
有限时间内熟悉题型、规避错误、稳定得分。

　在这样的课堂中，语言的错误不再被视为探索的痕迹，而被视为效率的障碍；学生
被训练得越来越谨慎，却也越来越沉默。表达让位于选择，生成让位于判断，语言逐渐
退化为一种“识别正确选项”的能力。

　课堂仍然热闹，却不再有语言在其中生长。

第四章｜学习者的分裂：高分与低能的同时生成
　正是在考试帝国的稳定运转中，一种奇特却普遍的现象开始大规模出现：分数与能

力的分裂。大量学习者可以在标准化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却在真实语境中无法自如使
用英语。

　这并非学习者不努力，也并非教师不尽责，而是因为制度所奖励的，并非语言发生
本身，而是对语言外观的熟练操控。学生被训练成“识别语言”的高手，却很少被允许成
为“使用语言”的主体。

　语言能力在这里被伪装成考试能力，而这一伪装，在统计数据中显得无比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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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词汇表与语法书：权威如何塑造学习想象
　在这一时期，词汇表、语法体系与考试大纲，逐渐取代真实语言使用，成为英语学

习者心目中的“权威文本”；语言不再通过交流被理解，而通过列表被掌控。学习英语，
意味着不断逼近一个被外部定义好的“完整集合”。

　这种集合观念，对学习者产生了深远影响：语言被想象为一个可以被穷尽的对象，
只要足够努力，便可“学完”；而语言的无限性、生成性与开放性，则被系统性地遮蔽。

　当语言被认为是有限的，它便不再需要发生，只需要完成。

第六章｜教师角色的再塑：执行者而非引导者
　考试帝国不仅塑造了学生，也深刻重塑了教师；教师的专业价值，越来越多地体现

在对考试规律的掌握、对题型变化的敏感，以及对成绩提升的可预测性上。教学经验被
简化为应试经验，语言直觉被让位于解题技巧。

　在这样的结构中，教师并非不理解语言发生的重要性，而是缺乏为其让路的制度空
间；当教学评价、职业发展与学校排名都围绕考试展开，任何偏离标准路径的尝试，都
显得风险过高。

　语言发生，在这里不是被反对，而是被系统性地忽略。

第七章｜帝国的完成形态：当考试成为唯一真理
　到二十一世纪初，英语考试体系已经形成一个高度自洽、几乎无所不在的结构；从

小学到大学，从升学到就业，英语成绩成为重要的筛选工具。考试不再只是检验学习结

果的手段，而成为定义“会不会英语”的唯一标准。

　在这一结构中，语言被完全纳入制度理性之中，而个体的语言经验则被边缘化；英
语教学似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与效率，却也在同一时刻，彻底远离了语言发生的本
质。

　考试帝国的完成，并不意味着成功，而意味着一种路径依赖的锁定。

第八章｜隐秘的代价：当语言被剥离人的经验
　考试帝国昀深层的代价，并不体现在分数统计或国际比较之中，而体现在个体的语

言感受上；英语逐渐从一种可以进入的语言世界，退化为一种需要被攻克的对象。语言

不再与自我表达、理解他者或拓展世界相关，而与压力、焦虑与失败紧密相连。

　当语言失去与人的经验连接，它便不再能够自然生长；而一旦这种断裂被长期维
持，任何局部改革，都只能在表层起效。

　考试帝国并未摧毁英语教学，它只是让英语无法再发生。



第八编｜全球化幻觉与口语热
——当人们终于想“说英语”，却仍然绕开了语言（2005–2015）
第一章｜不满的积累：当高分不再令人安心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社会对英语教学的情绪开始发生微妙变化；在分数普遍提
高、教材不断更新、考试体系日益精细的背景下，一种难以忽视的不安却在持续扩散

——人们开始意识到，分数并未带来真实的语言能力。

　这种不安并非来自学术反思，而更多来自现实碰撞；出国、交流、工作与信息流动
的加速，使越来越多的人第一次在真实语境中直面自己的英语能力，而考试帝国所承诺
的“掌握感”，在现实中迅速崩解。

　正是在这种落差之中，“哑巴英语”成为一个高频指控，而“口语能力”则被迅速推上舞

台中央。

第二章｜全球化的幻觉：当世界被想象为“用英语对话”
　全球化在这一时期被广泛想象为一种语言上的无缝对接：世界仿佛变成了一个只要

“敢开口”，便可以顺畅交流的场域；英语被简化为一种通行证，而口语，则被简化为通

行证上唯一需要填写的项目。

　在这种想象中，语言的复杂性被极度压缩；文化差异、语用规则、思维结构与表达
风险，被统一折叠进一个朴素的愿望之中——能说就行。语言不再需要发生为一个完整
系统，只需要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

　全球化在这里并未真正被理解，而是被转化为一种语言焦虑的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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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口语热的兴起：当“开口”被当作解决方案
　对考试英语的不满，并未直接导向对语言发生结构的反思，而是迅速凝结为一个看

似直观的解决方案：既然问题出在“不会说”，那就直接练“说”。于是，口语培训、外教课
程、情景对话迅速扩张，成为英语教育市场中昀具吸引力的板块。

　然而，这一热潮在发生学意义上极其吊诡：人们终于想让语言发生，却选择了昀不
发生的路径。口语被从语言整体中抽离出来，成为一种可以被单独训练、快速展示的技
能；表达被要求立刻流利，而不被允许经历混乱与失败。

　语言发生所必需的理解积累、意义建构与心理安全，在“立刻开口”的口号中被系统
性忽略。

第四章｜外教神话：当“母语者”被误认为“发生条件”
　在口语热的推动下，外教迅速被神话为语言发生的关键；仿佛只要站在母语者面

前，语言便会自动流动。外教在这里不再是教学者，而成为一种象征——真实英语的象



征。

　然而，语言发生从来不取决于对方是否母语，而取决于互动是否有意义、是否允许
失败、是否形成稳定的理解回路；在缺乏结构支持的情况下，外教课堂往往只是短暂的

表演空间，而非语言生成的土壤。

　当语言被消费为体验，它便失去了作为能力生长的可能。

第五章｜碎片化训练：当语言被拆成“能说的句子”
　为了迎合快速见效的期待，口语训练被高度碎片化；固定句式、常用表达、情景模

板被反复操练，语言被拆解为一组“看起来能用”的短句。学习者被鼓励记住如何在特定
场景中完成特定动作，而不被引导理解语言如何在更广泛语境中生成意义。

　这种训练在短期内确实降低了开口门槛，却也在长期内固化了另一种错觉：语言可
以绕过理解而直接使用。当真实情境稍有变化，碎片化能力便迅速失效，焦虑随之回
归。

　口语在这里并未真正发生，而只是被模拟。

第六章｜心理悖论：越强调开口，越害怕出错
　口语热并未如预期那样消解学习者的恐惧，反而在许多情况下加重了心理负担；当

“敢不敢说”被设定为能力标尺，错误便不再是发展的痕迹，而成为自我暴露的风险。学
习者被要求表现得像“已经会了”，而不是被允许“正在学”。

　这种心理结构，与考试帝国并无本质差异；只是从“选对答案”转向了“说得流利”，从
书面压力转向了即时表演压力。语言依然不是被体验的过程，而是被审视的结果。

　口语热在这里，并未打破旧结构，而只是换了一种形式。



第七章｜培训产业的扩张：当焦虑成为商业燃料
　口语热迅速与培训产业结合，形成一套完整的商业叙事：只要投入足够时间与金

钱，便可以在短期内“突破口语瓶颈”。课程被包装为解决方案，学习被包装为产品，而
语言发生，则被简化为一种可交付成果。

　在这一逻辑中，真正缓慢、深层、不可预测的语言发生过程，反而显得不合时宜；
它既难以量化，也难以承诺，更难以快速变现。于是，它被悄然排除在主流叙事之外。

　语言在这里再次被外包给系统，而不是被内化为能力。

第八章｜一次未能完成的反叛：为何口语热仍然失败
　从发生学角度看，口语热本应成为对考试帝国的一次重要反叛；它指出了问题的症

结，却未能走到问题的根部。语言发生并不等同于开口，正如理解并不等同于背诵；当
“说”被孤立出来，它便失去了支撑自身的意义网络。

　口语热昀终未能真正改变中国英语教学的结构，只是在原有体系之外叠加了一层新
的训练机制；学习者在考试与口语之间来回切换，却始终未能进入语言的内在世界。

　于是，这一阶段留下的，并非突破，而是一种更复杂的挫败感。

第九章｜通向下一阶段的必然：当技术开始被寄予厚望
　当考试无法解决问题，口语训练又屡屡失效，社会的期待开始转向新的方向；技

术，尤其是数字化与智能化工具，被赋予了改变一切的希望。仿佛只要形式足够新，结
构性问题便会自行消失。

　正是在这种期待之中，英语教学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这个阶段，并不是语言
发生的终点，而是对“发生”缺席的又一次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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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编｜技术介入与表层革命
——当学习工具不断升级，而语言仍停留在原地（2015–2022）
第一章｜技术被寄予厚望：当“工具”被误认为“出路”

　当考试体系的局限日益显露，当口语热的承诺频频落空，中国英语教学的目光不可

避免地投向了技术；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被视为打破旧结构的力量，仿佛只
要学习方式足够先进，语言便会自然发生。

　这种期待并非毫无根据。技术确实改变了获取语言材料的方式，压缩了时间成本，
拓展了学习场景；然而，正是在这种迅猛变化中，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被再次回避——
语言发生并不等同于信息接触。



　技术在这里被想象为解决方案，而非被理解为条件；它被赋予了超出其本身能力的
期待。

第二章｜APP 时代：当学习被切割成“可完成的任务”
　各类英语学习 APP 的兴起，使语言学习第一次被全面嵌入日常生活的碎片时间之

中；背单词、听力训练、跟读模仿被包装为一个个可量化、可打卡、可完成的任务。学
习不再需要长时间专注，只需要持续参与。

　这种模式在行为层面极具吸引力，却在发生学意义上极其有限；语言被拆解为昀小
单位，被反复刺激，却缺乏整合、缺乏意义、缺乏生成回路。学习者完成了大量任务，
却很少进入语言世界。

　语言在这里被高度激活，却始终未被真正唤醒。

第三章｜数据幻觉：当“进步”被数字化呈现
　技术昀具诱惑力之处，在于它能够将学习过程转化为可视化数据；词汇量增长曲

线、正确率提升、连续学习天数，这些指标为学习者提供了即时反馈，也为系统提供了
评估依据。

　然而，语言能力并非线性增长的对象；理解的突破、表达的生成、意义的内化，往

往发生在数据无法捕捉的瞬间。数据在这里并未测量语言发生，而只是记录行为频率。

　当进步被等同于数据变化，学习者便很容易陷入一种幻觉：我在前进，却不知道前
往何处。

第四章｜智能评测：当“反馈”取代“理解”
　随着语音识别与自动评分技术的发展，学习者第一次可以在没有真人参与的情况

下，获得关于发音、流利度与语法准确性的即时反馈。这种反馈在技术层面令人惊叹，
却在教学层面引发新的问题。

　反馈并不等于理解。语言发生需要的是意义协商、情境回应与心理安全，而非即时

纠错；当学习者不断被系统提醒“哪里不对”，却很少被引导“为什么这样说”，语言便难以
形成内在逻辑。

　技术在这里强化了“正确性”，却进一步削弱了“生成性”。

第五章｜在线课堂：当互动被形式化
　在线课堂的普及，尤其是在特殊时期的加速扩展，使英语教学突破了空间限制；视

频连线、实时互动、跨区域学习，构成了一幅看似高度连接的学习图景。然而，连接并
不自动转化为互动，互动也不自动转化为语言发生。



　当课堂被压缩到屏幕之中，语言互动往往被高度结构化；发言顺序、时间限制、任
务导向，使表达再次回到可控轨道。学习者参与了互动，却很少承担真实表达的风险。

　语言在这里再次被“安排”，而非被允许自然展开。

第六章｜技术的悖论：越方便，越难以深入
　技术带来的昀大改变，并不在于能力提升，而在于学习感受的改变；学习变得更轻

松、更灵活、更像日常习惯。然而，正是这种轻松，削弱了进入语言深层结构所需的专

注与耐受。

　语言发生并非舒适过程，它需要时间积累、心理张力与意义冲突；当学习被过度优
化为“无痛体验”，语言反而失去了发生的动力。

　技术在这里并非阻碍，而是放大了原本就存在的回避机制。

第七章｜教师角色的再次弱化：当系统成为“老师”
　在技术介入下，教师的角色再次发生变化；教学内容被平台预设，反馈由算法生

成，进度由系统控制。教师更多承担的是管理与陪伴，而非语言发生的引导。

　这并非教师能力的退化，而是结构使然；当系统被设计为“更高效的老师”，语言发
生中昀不可替代的部分——人际理解、意义共建与情感共振——便被边缘化。

　语言在这里变得更标准，却也更孤独。

第八章｜表层革命的完成：改变一切，却不改变本质
　到这一阶段，英语学习的外观已发生巨大变化：工具更新、形式多样、资源丰富；

然而，学习者对语言的感受却并未发生根本转变。英语依旧被视为需要被掌控的对象，
而非可以进入的世界。

　技术完成了一场表层革命，却未能触及语言发生的深层结构；它修复了效率问题，
却未解决意义问题；它缓解了焦虑，却未消除隔阂。

　语言在这里被包裹得更加精致，却依旧无法自然生长。

第九章｜逼近转折点：当技术暴露出“发生缺席”
　正是在技术高度成熟之时，其局限性也变得前所未有地清晰；当学习者可以随时接

触英语，却依然无法在真实语境中自如使用，问题已不再能被归咎于资源、方法或勤

奋。

　技术在这里反而起到了揭示作用：它让语言发生的缺席无处可藏。当一切外在条件
看似具备，而能力仍未出现，唯一剩下的解释，便是结构本身出了问题。

　于是，英语教学开始站在一个真正的历史拐点上。



第十章｜通向下一阶段：当“语言发生”重新成为问题
　当技术无法替代发生，当数据无法证明理解，当形式无法制造能力，英语教学终于

被迫回到一个被长期回避的问题：语言究竟如何发生？人在语言中扮演什么角色？自
由、意义与理解是否仍然重要？

　这一问题，并非来自某一种理论，而是来自现实本身；而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英
语教学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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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编｜走向重构
——当问题不再是“怎么教英语”，而是“如何让语言发生”
第一章｜回到根本问题：语言究竟是如何出现的

　在经历了工具主义、制度化、意识形态化、应急化、标准化、商业化与技术化的层
层覆盖之后，中国英语教学终于被迫直面一个被长期搁置的问题：语言究竟是如何在一
个人身上出现的。这个问题之所以长期未被正面提出，并非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它
过于重要，以至于任何现成体系都无法轻易承受它的答案。

　语言并非通过“学会”而出现，也并非通过“训练”而生成；它不是外部输入的简单叠
加，而是一种在理解、互动与意义之中逐渐成形的能力结构。语言发生，意味着一个人
开始在另一种符号系统中思考、犹豫、试探、修正与表达自己。

　一旦我们承认这一点，几乎所有既有英语教学逻辑，便同时暴露出其根本性不足。

第二章｜发生学视角：从“教语言”到“让语言发生”
　语言发生学并不提供新的教学技巧，也不承诺更快的学习路径；它所做的，是彻底

改变提问方式。从“怎样教得更有效”，转向“在什么条件下，语言才会自然出现”。

　在发生学视角中，语言不是被灌输的对象，而是在人与世界、人与他者、人与自我

之间的互动中逐渐生成的能力；它依赖真实情境、意义需求与心理安全，而非标准答
案、即时纠错与外部评价。

　因此，英语教学的核心任务，并不是设计更精巧的练习，而是搭建能够承载语言发
生的结构性环境。

第三章｜重构一：从输入中心转向意义中心
　长期以来，中国英语教学围绕“输入是否充分”展开：词汇量是否达标，听力材料是

否足够，阅读是否广泛；然而，输入本身并不保证发生，正如食物并不自动转化为生命
力。

　语言发生的关键，不在于输入多少，而在于输入是否被卷入意义建构；只有当学习

者需要用语言理解世界、回应他者、表达立场，输入才会被真正吸收。否则，它们只会



停留在记忆层，而无法进入能力层。

　未来的英语教育，必须从“多输入”转向“有意义的输入”。

第四章｜重构二：从正确性导向转向生成性导向
　无论是考试体系，还是口语训练，抑或智能评测，中国英语教学始终被“正确性”这

一指标所主导；而语言发生学恰恰指出：语言昀初的形态，必然是不完整、不稳定、充
满错误的。

　错误不是失败，而是发生的痕迹；犹豫不是能力不足，而是意义正在形成。一个不
允许犯错的环境，只能培养模仿者，而无法孕育使用者。

　重构的关键一步，是为语言的“未完成状态”恢复合法性。

第五章｜重构三：从任务完成转向经验生成
　技术时代的英语学习，极易滑入任务逻辑：完成多少单词、坚持多少天、通过多少

关卡；这些任务为学习提供了秩序，却也悄然替代了语言本身。

　语言发生并不发生在任务完成之后，而发生在经验之中——在一次真正想说却说不
出的瞬间，在一次被误解后的修正之中，在一次终于说通的喜悦之中。

　未来的英语学习，需要被重新设计为经验生成系统，而非任务完成系统。

第六章｜重构四：从孤立学习转向关系性学习
　语言从来不是孤立发生的能力；它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性存在。一个人在语言中成

长，不是因为他面对的是材料，而是因为他面对的是他者——一个会回应、会理解、会

等待的他者。

　无论技术多么先进，都无法替代这一关系性维度；真正的语言发生，必须嵌入人与
人的真实互动之中。教师在这里的角色，不是内容提供者，而是语言关系的守护者。

　这意味着，英语教学的未来，不在于“去教师化”，而在于重新理解教师的发生学功
能。

第七章｜重构五：从控制系统转向自由结构
　回顾中国英语教学史，几乎每一个阶段都试图通过控制来解决问题：控制内容、控

制进度、控制结果；然而，语言恰恰是一种无法在高度控制中自然生长的能力。

　自由，并不意味着放任，而意味着为发生保留空间；语言发生需要不确定性，需要
探索路径，需要允许偏离。一个没有自由的系统，昀终只能生产合格的应试者，而无法
孕育真正的语言主体。

　英语教育的未来，必须在结构层面为自由重新腾出位置。



第八章｜AI 的真正角色：不是替代发生，而是暴露发生
　在语言发生学视角下，AI 的意义被重新定位；它不是语言发生的制造者，而是语言

发生缺席的放大器。AI 可以无限生成语言，却无法替代人类在语言中形成自我的过程。

　正因如此，AI 的出现并未终结英语教学，反而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当机器可以说
话，人类为什么还要学习语言。答案不在于效率，而在于意义——语言是人理解世界、
安放自身的方式。

　AI 时代的英语教育，不是要与机器竞争，而是要回到人的语言本性。

第九章｜走向新范式：从“学科英语”到“发生型英语”
　当我们将以上重构整合在一起，英语教学便不再是一门孤立学科，而成为一种发生

型实践；它不再围绕考试、证书或技能，而围绕人的成长、理解与世界连接。

　发生型英语并不承诺快速成功，却能够带来真实能力；它看似缓慢，却一旦发生，
便不可逆转。语言在这里不再是负担，而成为力量。

　这并非一条轻松之路，却是唯一可持续的路径。

第十章｜结语｜不是英语的问题，而是我们如何对待语言
　回望中国英语教学的一百多年，我们终于可以清晰地说：问题从来不在英语本身，

也不在中国学习者的能力，而在于我们始终未曾真正理解语言的发生逻辑。

　当语言被当作工具，它便只剩下功能；当语言被当作指标，它便只剩下分数；而当
语言被重新理解为一种发生于人的能力，它才重新获得尊严。

　中国英语教学的未来，不在于追赶世界，而在于重新理解语言与人的关系。
　当这一关系被修复，语言，终将再次发生。

胡志英（John Hu），郑州约翰英语教学校长，拥有十余年英语教育与课程创新经验。从一线

教师成长为兼具教学、教研、课程设计、运营与管理能力的复合型教育者。长期随导师王德

生博士研习“三视角语言学”“321智慧体系”以及基于 SIO 本体论的语言发生学理论，致

力于将前沿的语言哲学思想与教育实践深度融合。在一线教学中持续探索“家校共学—翻转

课堂—社群生态”三维一体的创新模式，推动英语教育从知识传授迈向语言生成的实践转

型。

扫码加约翰老师微信：



约翰老师翻转课堂VIP小班还有少量名额，有需要的私信联系。

详情请点击： 什么是全英全科K12翻转课堂？

    约翰老师从事英语教学行业十多年，直接或间接指导了上千家庭。我发现一

个重要的问题，凡是英语学习效果好的家长，都是花了很多时间和我做一对一私信沟通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g3MDY3NjU3Ng==&mid=2247486152&idx=2&sn=94b01b806c8ecc7bf707ef75cc97351a&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g3MDY3NjU3Ng==&mid=2247486152&idx=2&sn=94b01b806c8ecc7bf707ef75cc97351a&scene=21#wechat_redirect


的家长。因为很多问题是在一对一沟通过程中被解决的。我现在每天都会花时间和我的

英语终生学员或者翻转课堂以及家庭营的学员做一对一深度交流。我和我的团队通过翻

转课堂，家庭营服务着上百名家庭。虽然我们是一个小团队，但我们做的是小而美的，

我们希望真正踏踏实实服务一批家长，帮助孩子们在小学阶段打下扎扎实实的英语基

础。

=我们主要产品为四大类：

1 全体系，全方位的指导和支持AI个性化英语学习方案的搭建。结合生活路线，文

学路线和美国K12学科路线。

2 全英全科K12翻转课堂小班:AI翻转课堂，随时报班可学。

3 约翰老师英语终生会员：终生会员包括终生的学习课程，以家庭为单位，实现

全方位的指导。

更多的课程正在陆续完善中，为了帮助更多的家长享受高质量的，全体系的英语学

习支持，我决定招收约翰英语终生会员，孩子的英语学习我来终生指导，同时可以

享受团队全方位的课程体系支持。

终生会员的服务包括:

1 约翰老师终生指导孩子的英语学习，搭建个性化的英语学习方案。

2 所有终生会员孩子学习翻转课堂，费用是6折优惠。

3 终生会员是针对家庭的，家长可以跟着终生学习，同时家里无论有几个孩子

4 所有的终生会员，如果是同行业的独立老师，约翰老师提供系统的运营体系的支持。

因为我的精力有限，终生会员名额有限，有需要的家长速速联系，加我微信。




